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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

代。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正逐渐发生异化，给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带来新的表征和变化的同时，

还暴露出了新的劳资矛盾，破坏了全球数字生态。面对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本文试图从

客观辩证看待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并在对其进行扬弃的过程中，

挖掘数字劳动的现实性发展路径，以构建中国特色和谐数字空间，实现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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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Digital labor, 
as a new form of labor, is gradually undergoing alienation, which brings new features and changes 
to Marx’s alienation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oses new labor capital conflicts and de-
stroys the global digital ecology. In the face of the seriou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bjectively and dialectically treat the problem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expose the alienation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digital labor, and in the 
process of sublating it, excavate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path of digital labor, so as to buil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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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digital 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dig-
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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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以社交媒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以其

特有的、全新的形式重塑着人们的生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习近平也多次强

调：“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1]。”“数字经济

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

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作为解密数字经济的一把钥匙，数字劳动在推动人们对“数字

赋能”的美好憧憬的同时，也使一些敏锐的人们看到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发现了数字劳动异化

所带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回归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从异化的角度去探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资本主

义剥削形式的新型转变，通过对数字劳动异化本质及危害的揭示，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剥削，

进而探索数字劳动在当代正向发展的现实路径。 

2. 数字劳动异化的内涵与本质 

当今世界正处于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逐渐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数字

信息技术已开始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力。分析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及危害，首先应明确其内涵

与本质。 

2.1. 数字劳动及其异化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劳动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公认的数字劳动的雏形是达拉斯·斯

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提出的“受众劳动”[3]。除此以外，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
在《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分析了“非物质劳动”主体，努力探求人们如何

凭借信息时代新的高科技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机器体系与普遍商业化的世界秩序，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

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新力量[4]。许多西方学者都是基于马克思的原始理论我的角度，来对数字劳动异化进

行文字化的定义，由此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国内的一些学者对数字劳动所进行的概念界定，大多

是围绕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数字劳动只定义在互联网平台上是远远不够的。

不仅局限于人们普遍认知的媒介传播行业，在数字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推动下，数字劳动已经融入到了

社会的各行各业，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数字劳动虽然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但其在本质上仍

然具有一般劳动的特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劳动异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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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情况同马克思时代的经济情况相比要复杂得多，数字劳动的异化也比传统的劳动异化要

隐蔽、复杂地多，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2.2. 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揭示了资本逻辑操纵下人和

社会异化的实质。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异化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导致了劳动异化，资本增殖的需要驱动了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从而导致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 
虽然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经济发展图景，催生出了一种新型

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中，

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不可回避，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也依然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问题。 
很多学者都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字劳动异化进行定义，概括起来为：数字劳动异化是数字劳动者

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创造出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劳动者主体地位逐渐丧失，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从

形式隶属转变为实质隶属[5]。然而在这种数字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情感、认知、经验等均以无形的、

虚拟的形式内在于劳动者自身，并不能像传统的劳动一样，直接通过生产者与生产材料的结合进行价值

增值，而是需要通过数字媒体平台，将而者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结合，从而才能激活虚拟的生产材料的

真正价值，成为创造新使用价值的实际生产力。 
在数字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通过自身生产的数据资源在其手中可能一文不值，但将这些数据资源集

中起来的数据平台，则能生产出超人意料的价值。平台无偿地占有着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数据资源，并将

其进行有价售卖或以提供数据服务的形式谋取利润，这就使得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无形中形成一种无偿

的雇佣关系，劳动者生产的数字商品也在虚拟平台中完成了交换的过程，由此使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

式，无偿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当前数字劳动异化的内核本质。 

3.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及危害 

数字化生存虽然已经成为今天生活的基本现实，人们越来越接受数字劳动、适应数字劳动。但由于

数字劳动仍然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新路径，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也仍然是劳资矛盾，从长远来看仍然会对

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究其本源，数字劳动异化所暴露出的表征及危害，可大致归为一下几个

方面。 

3.1. 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

品即资本的统治[6]”，这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产品

异己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生产出的数字劳动产品在经过数字资本的一系列循环后，

变成了折磨劳动者自身的手段。 
互联网用户在浏览网页、评论，以及上传数据的行为中所付出的具有“免费”性质的劳动，直接被

互联网平台占有，成为平台利润的主要来源。劳动所生产的数据商品并不属于劳动者自身，这些看似无

用的数据其实是包含着劳动者个人信息、认知和社会关系的数字产品，经过资本平台系统的大数据统计

与分析，成为了比劳动者自身更了解自己的有价数据。平台可以通过这些有价数据，来影响劳动者的个

人意识、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劳动者的行为，诱使劳动者不断进行数字生产，数字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存

在，劳动者反而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奴役。 
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己关系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渗透到了现实和虚拟的双

重世界。网民成为资本家的免费劳工，他们在使用数字平台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在无形中被资本家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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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并且数据资源的实时更新会为资本家带来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 

3.2. 劳动主体的异化 

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人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

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7]”。异化将人的自觉的有目

的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了维持生存的动物性的活动，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数字劳动所带来的虚拟化的社交方式却进一步阻隔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

情感交流。由于数字劳动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人们不得不长期沉浸于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这就造成

人与外界交流的缺失，导致群体意识的下降，个体特征在虚拟世界中被逐渐淡化。每一个数字劳工都像

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写的生活在全景敞开监狱里单身牢笼中的个体，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

加深这种个体化和原子化的倾向，让人们愈来愈逃避现实甚至封闭自我，最后让人丧失社交能力，失去

社会性[8]。除此以外，伴随着网络娱乐功能的不断升级，人们的意志不由自主地受到了网络价值激励制

度的影响，从虚拟世界中寻求自我、找寻价值的人愈来愈多，由此导致网络依赖和网络沉溺现象的出现。

而这种网络沉溺则会继续在平台产生资源价值，劳动者的劳动自觉被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无形之手操

纵，劳动的主体性被消解。 

3.3. 劳动行为过程的异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量工作在虚拟的数字平台上即可完成，相较于传统劳动，数字劳动更加不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生活提供便捷的同时，也逐渐加深着数字

劳动行为的异化程度。因此，数字劳动的资本剥削更具隐秘性。 
“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数字劳动

在表面上为劳动者“减负”，实则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劳动者对于传

统工作场所的依赖，使得人们在家中甚至旅途中也可以工作，劳动者的弹性劳动时间看似更加松弛，但

实际上数字劳动实现了对每个人的全时域覆盖，对劳动者的要求更为严苛，无形当中模糊了“日常生活”

和“工厂劳动”的区别。 
互联网行业的加班文化，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把工人深深地嵌入每一个工位，埋头苦干，整个行

业都处于“加班才是常态”的极度内卷氛围之中，自由休闲状态变成了一种奢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角度看，劳动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劳动者被剥削的程度也会随之加深。在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剥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劳动”成为可能，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被经济活动所

侵蚀。 

4.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与发展 

如上所述，在弄清了数字资本的内涵与实质，分析了其表征与危害以后，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面对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挑战。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而不强、快

而不优的现象，面对数字劳动的异化及其带来的危害，如何对其进行扬弃，使其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4.1. 从个体层面唤醒劳动者对数字劳动的重新审视 

数字劳动异化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应该如何化解，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归到劳动主体本身，只有从主体

的主观能动性入手，使其从意识上真正认识到了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并对这些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

才能实现个体的真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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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对数字劳动异化进行积极地扬弃，必须由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的人本逻辑所引

领。作为网民规模已超 9 亿且已构成全球最大数字社会的中国，更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到

推进数字化进程的全过程，以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旨归推动数字社会的发展。 
数字劳动者应当自觉更新劳动观念，加强对数字劳动的审视，面对互联网的海量数据，要积极主动

地进行筛选与过滤，而不是成为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一方面，互联网用户既是数字产品的创造者，又是数字服务的对象，理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

准确把握数字劳动的内涵及其本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意识，及时了解有关数字劳动的相关法规，学

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另一方面，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强势来袭，数字劳动者应当辩证看待数字网

络技术，培养批判性思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抵制数字劳动中出现的异化问题，尤其针对当下

网络平台普遍存在的盲从现象，更应保持自我，万万不可盲目崇拜和追随数字产品，落入资本的陷阱。

此外，数字劳动者作为有思想有意识的主体，应充分关切自己的心灵世界、尊重个性发展而非漠视自己

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价值。要努力挖掘与发挥数字劳动的有益价值，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在劳动中开拓

自身的创造性，释放潜能与活力，既实现了自我价值，又进一步增强了数字劳动本领，为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4.2. 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管控治理 

数字劳动的超速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因而面对数字劳动的异化困境，我们首先要明确

的是数字技术并非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从本质上来说，数字劳动异化源于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无限

压榨与剥削，正是资本的逐利本质才加剧了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与垄断，致使数字技术被资本肆意滥用，

甚至成为控制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 
就此而言，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不仅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技术价值观，从个体上提高防范意识，

更需要国家运用强制性手段，对数字生产领域进行合理性干预，防止数字技术服务于资本扩张。首先，

监管部门要不断细化监管体系，要达到监管与激励的相互协调，促进互联网数字劳动平台伦理规范化建

设。近年来，我国对于互联网平台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强，202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对互联网平台涉及的平等交易、数据安全、反垄断、公平

竞争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说明，并对互联网平台中的网络黑灰产治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自然人隐私

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数字劳动平台突出问题进行了细则划分，为构筑公开、透明的数字劳动平台伦理监管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可以打造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非营利性数字虚拟平台，实现数字媒介平台的共享化。在这类

平台中，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不仅完全出于其本人的意愿，同时网络资源也可以供他们免费重复使用。

这样一来，数字劳动者则能够摆脱资本的控制与剥削、实现生命的独立存在。换言之，当数字虚拟平台

为公众所使用，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就可以成功规避商品化的结果，数字劳动的异化现象也将不复存

在。 

4.3. 从国际层面加快构建数字文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该理念现已成

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主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

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由此可见，构建一个共

享共治、自由发展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推进和发展。 
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均作出了“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的重要部署，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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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霸权，加快构建数字文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而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优化数字社会环境，秉持平等互惠理念，推动数字共建共治共享，

加快构建大数据安全审查制度、互联网安全制度，切实保护网民的数据隐私，有效抵制数字资本的剥削，

发展良性的数字劳资关系，以此规避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推动数字劳动以更有序和更自由的方式

进行。其次，要加快全球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平正义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弱化社会信息鸿沟，

让数字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为常态。最后，每位数字劳动者必须团结起来勇担网络发展责任，积极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强化自身担当，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优势，不断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朝着更强更优更大的

方向发展，以此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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